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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的「水政治」與兩岸和平發展

張怡倩

摘要 

長久以來，金門飽受缺水之苦。透過台灣海運，費用高

而船期；金門當地的海水淡化，水質不佳；透過對中國大陸

廈門的運補，最符合當地經濟效益且擁有一定水質。但由於

政治上的考量，中華民國（台北）政府對於廈門引水，多有

顧忌。2018 年 8 月 5 日，金門與廈門正式通水，時任金門縣

長陳福海在該儀式上表示，金門將逐步邁向新三通的時代

（通水、通電、通橋）。金門身處於台北和北京兩個政府之

間。從水政治來說，希臘哲學家 Thales 認為水是萬物本源；

公共行政學者認為水資源屬於集體財貨（collective goods）。

水 資 源 的 民 生 性 、 集 體 性 、 非 軍 事 性 與 超 國 家 性

（Supranationalism），以及背後所蘊含的環境哲學，讓金廈

之間的交流取得了一個突破的機會之窗，有助於彼此的和平

發展。本文從水資源的本質與特性，來分析金門的政經發展

以及「水政治」的意涵。這項個案研究，對金門政治地理或

政治經濟之學術領域，大陸對台統戰的議題，及金廈甚至兩

岸的和平發展，將提出理論與政策的觀察。 

 

關鍵字：水政治、金廈引水、和平發展、超國家性、統戰 

 
 國立金門大學和平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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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2018 年 8 月 5 日，金門與廈門正式通水，時任金門縣長

陳福海在該儀式上表示，金門將逐步邁向新三通的時代（通

水、通電、通橋）。但從兩岸三地（北京、台北與金門）的

態度中，可以看出有很大的不同。金門當地因為水資源的不

足，對於這項通水措施期待已久。但台北與北京政府的立場

並不相同，基本上是「陸熱台冷」。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出席

開幕儀式時，提到通水是為了台灣同胞福利。而台灣政府則

因中方施壓取消台中市「2019 東亞青年運動會」主辦權，而

傾向於低調處理這次的通水儀式（鄭仲嵐，2018）。 

 金門的水資源長期匱乏。在現行考量的幾個引水措施中，

包括抽取地下水、海水淡化、自台灣運水，以及自中國大陸

（廈門）引水。這幾個方案當有其優劣得失，但從經濟上來

考量，廈門引水的方式確實更合乎商業價值。但從政治來說，

這無疑製造了一個讓大陸統戰金門的「藉口」。追溯歷史，

金門是國共內戰中，國民黨政府堅守住的少數島嶼之一。金

門與馬祖等地，成為了「中華民國還在大陸」的象徵。金門

有其獨特的地理特性，也就是在台北與北京政權的邊陲地區

（periphery），是兩岸的一個政治角力戰場。 

近幾年，學界對於金門研究的文獻增多，突顯出這金門

研究的重要性。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

（Michael Szonyi）將金門置於政治地理學的視野，從兩岸敵

對關係，去討論金門的特殊地位與「軍事化」，對於該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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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的全面影響。1990 年代後的金門，由於兩岸關係不再

趨於軍事對立，因此逐漸脫離了「軍事化」的控制。但隨著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力的崛起，讓金門面臨的新的挑

戰與選擇。由於金門離台灣本島過遠，因此金門在經濟發展

與生活必需品上，有其必要去借重對岸的資源，例如從大陸

引水到金門供民眾使用。這些改變，都與金門所處的獨特地

緣政治有關。它一方面仍是中華民國的屬地，但一方面卻積

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做一定程度的合作。身為兩個政權的邊

緣地區，金門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與歷史命運，因此宋怡明

用「多重邊緣化」（Redoubled Matginality）的概念，來形容

金門的角色（Szonyi 2008, 241-256）。 

 從金門的「水政治」來觀察，我們也可以看出金門在兩

岸政權當中的一個特殊角色。就社會科學的觀點來說，水資

源 的 民 生 性 、 集 體 性 、 非 軍 事 性 與 超 國 家 性

（Supranationalism）。1 本文將從金門水政治的角度，去討論

兩岸三地的發展與未來之前景。本文的內容安排如下：第二

節討論金門的地理特性與分析概念；第三節討論金門水資源

的狀況；第四節則歸納幾種引水方式的優劣得失；第五節根

據這些引水方式來做出整體的政治經濟分析；最後，是本文

的結論。 

 

 

 
1 關於超國家性的相關探討，參見（張亞中，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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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門的地理特性：兩個政治中心的邊陲

地區 

金門是一個矗立九龍江口外，位於廈門之東的島嶼。該

島距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有 1.8 公里，離中華民國（台灣）有

210 公里。總面積有 151.656 平方公里，包括金門本島（大金

門）、烈嶼（小金門）、大膽、二膽、獅嶼、猛虎嶼、草嶼、

后嶼、東碇島、復興嶼等十二個大小島嶼，另代管的烏坵鄉

二個島嶼（大坵與小坵）（張火木 1996，1-26）。在過去的

學術討論中，金門由於政治的重要性不如台灣，土地面積不

大，人口有限，加上身為戰地而對訊息管控嚴格。在這些不

利條件下，金門的相關研究未被學者廣泛注意。在解嚴後，

學界於 1990 年代對於金門的研究開始增多（鞏鵬程，2014）。 

 在分析概念上，本文認為林政緯與陳建民等人提出的

「『雙重中心』的邊陲地區」，是一個適宜的框架（林政緯、

陳建民，即將刊出）。金門和英國的威爾士(Wales)或北愛爾

蘭(Northern Ireland)一樣，同為兩個中心政權所影響的邊陲地

區，文獻認為這些地方已經逐步出現所謂「邊陲民族主義」

(Peripheral Nationalism) ， 住 民 建 構 出 自 我 的 政 治 認 同

(Williams, 1997: 424)。相似的觀點，也出現在學者對於香港

等地的政治地理分析。方志恆把北京視為是某種意義下的

「 中 心 政 權 」 (Centralstate) ， 而 其 他 「 邊 陲 地 區 」

(Peripheralregions)與北京的關係，是一種動態的互動過程。

以北京與香港為例，兩者處於一種張力的拉拔關係，呈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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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鬥爭又有合作的策略性互動(Fong, 2017)。  

在 1949 年之後，金門被中華民國政府所接收，但彼岸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宣稱擁有對金門的主權。特別是民進黨在

1994 提出「金馬撤軍論」後（呂昭隆， 2018），金門人認為

被中華民國政府疏離的感覺日益明顯。前金門縣長李炷烽在

2005 年，接受美國記者姜杰（Tim Johnson）訪問時提到，對

台灣人來講，金門人是「未淪陷的大陸人」，也是「操閩南

語的外省人」（鄭大行，2005）。在 2019 年，金門縣長楊鎮

浯表示，或能推動金門成為兩岸和平試驗區的試點城市，因

為金門過去一直在尷尬中尋找機會，尷尬不可怕，重要的是

要有處理尷尬的智慧（蔡家蓁，2019）。這都顯示了金門在

兩岸關係的事務中，較之台灣更有意願與大陸達成一些合作

來爭取實質利益。 

作為兩個中心的邊陲地區，金門的地理位置可見圖 1。

金門介於台北政府與北京政府的中介地帶。以北京政府而言，

特別是透過廈門市來與金門進行第一線的統戰工作，包括引

水議題也由該市負責主要的工作。在這個特殊的政治地理環

境下，金門的水政治就成為了一個有趣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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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金門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金門旅遊，2019。 

 

三、金門當地水資源的稀缺 

金門的水資源極為欠缺。作為一個島嶼的金門來說，欠

缺廣大的湖泊與河流，本就集水不易。此外，該島的降雨量

不足，從 2008 年到 2017 年氣象局金門觀測站的資料來看，

年降雨量超過一千毫米的紀錄不多，使得金門當地的水資源

更顯得不足（我們的島，2018）。 

金門天然降水不多，使得該島居民在過去，很大成分上

是依賴地下水為生。但由於地下水的資源還是有限，因此一

旦汲取過度就會造成水資源不足的危機。金門在 1992 年解除

戒嚴，在軍管結束後，當地行政事務交給縣政府處理，但卻

沒做好水權管理。當地為了發展旅遊，許多旅館或新興的公

司營單位，積極抽取地下水來使用。由於當地居民已經抽用

地下水數百年，之前也沒有繳過相關費用，因此多數百姓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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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理所當然，政府也不敢嚴格進行管理（林仕祥，2018）。 

金門長期超抽地下水的另一個問題，使導致地下水位下

降，以及地下水鹽化等問題。大、小金門共 16 口監測井水位

降低，面臨海水入侵，導致嚴重鹽化問題。16 口監測井中，

以開瑄國小、柏村國小、上岐國小、金鼎國小、金沙國小、

農業試驗所及金酒寧山庫降幅最大，目前地區的民生供水地

下井，已有莒光和尚義二口深水井，因海水入侵鹽化而封井，

其他多數水井亦面臨鹽化問題。自 2006 年以後，該地降雨量

逐年減少，大部分監測井之地下水位已明顯下降了 2公尺至 5

公尺不等。金門縣自來水廠呼籲目前仍在使用地下水的用戶

應該停止抽用，以確保地下水資源可以永續經營（李金鎗，

2015）。 

地下水的污染問題，可能進一步衝擊到金酒公司的品質

與產值。這將會嚴重影響金門的經濟利益。地下水加速鹽化

可能衝擊年產值超過 150 億的金門酒廠。 

台大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教授駱尚廉指出，若地下水持續鹽化，

未來金門人引以為傲的陳年高粱酒恐怕將會消失。駱尚廉認

為從經濟的角度與對環境衝擊成本等方面來分析，地下水引

水、境外引水、海水淡化及污水回收再利用等四種方案，以

從中國境外引水最值得推動（吳柏緯，2016）。 

 

四、四種引水方案：成本效益考量 

為了解決金門水資源不足的問題，縣政府積極向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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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引進用水。兩岸引水合約於 2013 年 7 月簽訂，經過十公里

的陸地管線自丙洲出海，再經由十六公里的海底管線後上岸，

引入金門的田浦水庫。在 2018 年開始引水。 

有趣的是，金門與大陸之間的引水交易，似乎觸碰到一

些政治上的問題。2018 年，金門完成海底管線的鋪設，向福

建省廈門買水，該年 8 月 5 日即將開始通水。原本要舉行的

通水典禮，在 8 月 27 日被陸委會要求「暫緩辦理」。29 日晚

間，金門縣政府表示，通水典禮將「低調」辦理，改成只有

金門在地人士參與的縣政成果「觀摩活動」，從而淡化官方

色彩（羊正鈺，2018）。 

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張力，讓金門向中國大陸的引水計畫

出現了一些爭議。雖然中華民國行政院早在 2014 年就核定金

門縣「自中國引水計畫」，解決金門缺水問題，而金門縣政

府原預定 8 月 5 日舉行「自中國引水」通水典禮，並已口頭

邀請陸委會、經濟部、海基會相關官員及陸方人員共同出席

典禮。但 27 日，陸委會因為中國近年來在國際少，對台灣多

所打壓，因此認為「此時辦理引水典禮時機不宜」，並呼籲

金門縣政府「以大局為重」，暫緩辦理引水典禮。作為地方

政府的金門縣，表示充分理解並尊重中央的政策考量，但

「自中國引水計畫」，純粹是民生考量的商業交易，且確實

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羊正鈺，2018）。 

在引水工程的規劃上，全長總共有 27.62公里的引水管線。

位於中國的 10 公里管線由中方出資，加上加壓站等總工程經

費 3億 8,000萬人民幣（約 19億台幣）都由中國吸收。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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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背後會有一定的統戰意味與戰略目的。學者蘇紫雲指出，

水是戰略物資，廈門供水金門有統戰的意味，會弱化該地戰

略防禦。台灣有應發展相關的海水淨化技術，避免金門當地

的飲用水過度依賴大陸的供給。而金門官員表示，從大陸引

水的比重，只占金門預估用水量的 30%，在未來，經濟部規

劃要將之調降到 25%左右（羊正鈺，2018）。 

第二種引水方式，是之前提到的地下水供水。就之前所

述，我們可知其問題已經非常明顯。從官僚的管理上來說，

在縣府內部對於地下水分別由三個單位主管：水權管理在工

務處、用水管理及執行在自來水廠、水位及水質監測在環保

局。這三個部門看似分工，但卻是缺乏跨部門合作。事權不

統一是金門地下水資源管理的一大問題，相關管理所牽涉的

行政單位過多。若想要真的解決，應在金門成立一個水資源

管理的整合性協調機制（江和，2017）。 

第三種方式是進行海水的淡化，這需要海水淡化廠來進

行。但這除了水的品質不易確保外，淡化成本也非常高。就

算更新淡化廠的設備來降低電耗率，每度水價仍高達 4、50

元，相較從大陸買水，每度水僅 9.86 元。從政治上的角度來

說，透過海水淡化，以價錢 4 倍於大陸購水的成本來進行

「水自主」，似乎可以確保金門水權的獨立性，因此仍有其

存在的必要（林仕祥，2018）。從這個層面來看，我們又可

以看到政治與經濟的張力，呈現在金門的水政治當中。 

最後，是從台灣運水。當民進黨立委王定宇批評大陸賣

給金門的水，比台灣貴時，有不少媒體指出，政府曾評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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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送水的 1 度水成本為 280 元台幣，但從廈門引水到金門

的 1度水成本約為 45.5元。台灣自來水的價格是 1度 9.2元，

但如果加上航運成本與裝卸載的費用，確實所費不貲（政治

中心，2018）。  

 

五、水資源的政治經濟學 

金門自大陸引水，其行為兼有民生目的與政治成分。雖

然兩岸官方都定調這個計畫是「商業行為」，但水是一個民

生必須品，更是戰略物資，如果金門的飲用水過於依賴大陸

供給，確實會造成國安問題。金門縣政府應該提高自籌水源

能力，而不是完全將金門當地的水資源供應，交付給一條高

度不確定性的引水管。畢竟，如果未來戰事開啟或兩岸陷入

局部性衝突，陸方非常有可能斷絕金門的引水供應，從民心

士氣與生理控制上，對於剛地軍民造成嚴重打擊。 

雖然兩岸引水已經簽訂合約，但任何契約都可能遭到對

方的片面性解約或違約。金門自大陸引水合約簽 30 年，但並

不保證 30 年的供水都不會變，隨時可能因政治因素而不再給

水。世界其他國家，也有引水的相關契約。例如新加坡自馬

來西亞引水的長期合作，但就在 2018 年左右，就傳出馬來西

亞供給新加坡的用水合約要重新議價。如果兩岸的政治有高

度的敏感性與不確定性，恐更高於星馬，金門要保有用水自

主權，盡量發展技術，將低海水淡化本，來強化自方的自籌

水源能力，而不會被大陸單方予取予求（朱淑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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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 1 當中，筆者盧列了四種引水方案的優劣得失。 

 

表 1 不同引水方式的利弊 

相關內容                      

金門用水來源 
成本（每

噸，台幣） 
優點 缺點 

自廈門等地引水 約 46 元 

價格居中，可大量引進，

且不會對於金門的地下水

生態造成影響 

有政治上顧慮，特別是在

台海局勢緊張的現今，部

分人士認為此舉有被統戰

之虞，也可能在戰時會造

成國安危機 

自金門地下水井

抽水 
約 9 元 

價格最為便宜，且當地人

已經有百年以上的使用經

驗，可謂極為熟悉且便利 

地下水的供給量有限，且

近年來大量抽取的結果，

造成地下水鹽化與地基坍

塌等環保問題 

透過海水淡化設

備取水 
約 59 元 

取之於大海，不會對金門

當地的地下水生態造成影

響 

因淡化技術的限制，因此

飲用水的品質難以確保，

且在製作過程中，耗電量

極大 

自台灣本地運水 約 280 元 

強化台灣與金門之間的緊

密關係，讓金門引水問題

與大陸統戰做出切割 

由於航運成本，因此該方

式的價格最為昂貴，不符

合經濟上的考量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首先，是從廈門等大陸地區引水。這個部分的優劣，筆

者已經在前述及，在此不再做太多說明。這種方式雖然可以

大量供水，也可以保持水的品質，但水源的命脈幾乎掌握在

陸方手中。萬一兩岸局勢不穩，將可能造成國安危機。例外，

金門過份仰賴大陸的供水，即便是金門也有支付引水費用，

但還是有被統戰之虞。兩岸的和平將取決於雙方對於民生經

濟的獨立性，而非一方過於仰賴另一方的供應。這種方式雖

然可以強化金門的水資源汲取，但比重不應過高，還是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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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獨立取水的配套措施。 

       其次，是地下水供應。這種方式有百分之百的獨立取水

性，不依靠大陸，甚至不用仰賴台灣。但這種方式對於金門

當地生態破壞最大，特別是對於地下水的鹽化以及地下水層

的坍塌，都是很大的問題。此外，地下水的供應不足，相關

管理措施與法規不夠完善，也都制約著這種方式的進展。由

於地下水的成本最低，在金門開放觀光之後，許多廠商與住

宿業者，大量抽取地下水，這導致污染的現象日益嚴重，甚

至衝擊到金門酒廠的製酒品質。簡言之，地下水的供應是必

須的，但其比例必須控制在一定額度以下。 

現有珍貴的地下水，若用於一般性引水或是清潔用途，

恐怕過於浪費。金門地下水有其特殊的礦物質與其他成分，

是金門經濟命脈──金門高粱酒的最主要來源，使得釀造出來

的金門高粱酒具有其他白酒無法複製的特殊風味。也就是說，

金門高梁無法用其他水質來製造，如果金門地下水出現問題，

會讓金門的「酒經濟」出現大問題（林祖嘉，2018）。目前，

金門珍貴的地下水，應該多用於這些高附加產值的生產，盡

量減少非經濟性產出的使用。 

       第三，透過海水淡化廠來汲水。這種方式當然也可以確

保金門供水的自主性，但其品質不易保證。許多海水淡化廠

的技術與設備需要更新，舊有海淡廠無法符合需求，直接導

致水質變差以及出水量降低，因此必須要更新設備，以解決

現存的問題及建置良好且有效率的海水淡化廠，緩解金門地

區用水緊繃狀況（City:Kinmen，2020）。此外，在更新社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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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較能降低每度水的淡化費用。目前而言，透過這種方

式汲水的每度成本約 59 元，還是高於大陸供水的費用。此外，

金門自來水廠曾興建海水淡化廠和水庫，希望改善地下水超

抽問題。但這兩個供水建設因規劃不良，完工後提供的水一

年不到 1,000 噸，無法解決一年至少需要 700 萬噸的用水量

（羊正鈺，2018）。 

       最後，是從台灣運水，以高雄港運送最為適宜。這個方

式雖然強化了台灣與金門之間的關係，但引水的成本最高，

達到每度 280 元。這種方式的費用太高，因此只能用來補充

金門水源的汲取，恐無法成為運補的重要管道。此外，若發

生兩岸衝突的危機時，這種長途運補的方式，也容易有許多

變數。 

 

六、結論：從金門的「水政治」展望兩岸 

和平發展 

作為兩岸的中介地帶，金門處於台北與北京的「雙重中

心」之邊陲地區。從政治地理學的觀點來看，金門是一個相

當具有戰略價值的地點。也正因為如此，大陸對於金門的統

戰或經貿攻勢不斷。由於金門與台灣有一定的距離，因此金

門人的中國認同要高於台灣本地人根據李慈榮的實證研究，

金門人在 2010 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人數高達 345，其比例

為有效樣本數的47%。其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數目只有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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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總數的 21%；認為自己是金門人的數目為 145，佔總數的

20%；認為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數目，是 95，佔總數的

13%。由此可見，金門人在對中國人認同的指數上，是相當

高的（李慈榮，2010：20）。本文希望以金門為載體與主體

性，重尋金門最為一個地方（Place）的意義，要在概念上重

新「書寫金門」（narratingKinmen），而非讓其逐漸被邊緣

化（林正珍，2008）。  

從「水政治」來說，作為生命來源的水，對於當地民眾

確實有其必要性與民生性。但一旦水遇到政治，就變得錯綜

複雜。台北與北京政府都有其戰略考量，因此在大陸引水的

議題上，出現了角力爭奪。確實，如果金門的水資源的命脈

完全由大陸來掌控，將不利於金門的獨立自主性，進而降低

了對大陸的有效嚇阻，終將影響台海之間的穩定發展。但如

果完全由金門當地汲水或台灣運水，則不能符合經濟效益。

政治與經濟的取捨，也考驗著台灣政府的決斷力。 

        本人以為，金門的「水政治」反映了兩個政權之間的競

逐。以金門而言，或許需要平衡政治與經濟的效果，選取不

同的汲水方案。一方面仍維持與廈門等地的買水供水；一方

面積極開發海水淡化設備，並對於地下水進行有效的管理。

在兩岸發展延宕的現今，如果金門的汲水能做到兩岸三地的

三贏，或許能對於兩岸和平發展有所建樹與啟發，這端賴兩

岸三地，有就是金門縣政府、台北與北京領導人的政治智慧。

筆者期待兩岸和平的存續，也希望金門「水政治」的個案，

能夠在政策或學理上，對於「兩岸和平學」有所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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